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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世团

我见到王蒙先生那年他刚好七十岁，
到了“古稀”之年，但他仍然满头乌发，显
得相当年轻，而且走起路来速度很快，比
他小近一半的我要紧赶慢赶才能跟得上。

那个时候，王蒙先生是全国政协常
委，后来是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委
员，与他一起共事的十多人中除金开
诚、吴福老师略大之外，多数都比他年
纪要小。听他们聊天，说得最多的一个
词是“服老”。

但王蒙先生并不服老。2004年，他
七十大寿刚过，去中国海洋大学参加“科
学·人文·未来”论坛。与会的上海《新民周
刊》特约记者周玉明采访他，问到现在很
多人都出了自传，他什么时候会写自传。
王蒙先生说：“海内外有不少出版商要约
我写自传，我都拒绝了，我还没到那份
上。我不想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身
上。我需要关注的事太多，这部分暂时
封锁，对所有的媒体，我都封锁。”但
是，仅仅不到两年后，他就推出了他自
传的第一部《半生多事》。在书面市之前，

《北京晚报》在报道该书时用的题目是《王
蒙“食言”出自传——— 书未问世征订数一

路看涨》。王蒙先生为什么“食言”，原因很
多，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
就是“服老”。

从我接触王蒙先生之后，发现他的日
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常常是上午、中午、下
午，甚至连晚上都会安排活动，尤其是出
差在外时更是这样。有一次在上海，连续
两天讲课之后，王蒙先生回到宾馆时差点
绊倒，他说他只感觉头重脚轻，人不受控
制。从此，他要求每天最多安排两项集体
活动。毕竟是年龄不饶人，必须在身体允
许的情况下去做事情，需要遵从身体的命
令。换句现在流行的话叫不“作”，网上称
之为“no zuo no die”。

服老，除了体力，还是一个心态的问
题。2005年7月，管华诗院士离开中国海洋
大学的校长岗位，王蒙先生应邀与他一起
吃饭。一起吃饭的冯瑞龙教授（时任中国
海洋大学党委书记）席间说了一句轻松的
话，说退休之后“谦虚也不能进步了，骄傲
也不会再落后了”，从此人的精神上可以
变成金刚不坏之身。这自然是自我安慰的
话，更重要的是转变工作重心，转变生活
方式。

我们常说“寿则多辱”，对于这句话，
王蒙先生有很多感慨。他说人总是要老

的，老了之后，就可能有各种的不如人意。
比如他的一位老领导，在讨论某个重要命
题时，发言非常激烈，让人难以接受，但后
来大家发现这位老先生的领带上那明显
的汤汁，顿时有了一种释然感，老先生讲
话时的严厉与激烈也被消解了不少。

受王蒙先生经常用的逆向思维启发，
我觉得“多辱则寿”也可能成为一个命题。
年轻时经不住“辱”死了没法说了，只要经
过辱而活下来的，因为受过很多的苦，很
多的污辱，精神上有了强大的抵抗力，身
体经过锻炼，会更加强健，也可能让人从
此宠辱不惊，心宽寿长。“寿则多辱”强调
的是面对老来之时可能面对的尴尬，而

“多辱则寿”则更多的是对于当下受苦的
一种解脱。谢觉哉老先生的夫人王定国老
师，在长征时体重只剩下50斤，70多岁又
患癌症，她却一直乐观以对，后来竟神奇
康复，现在已经100多岁了，仍然能自主活
动。

最近和王蒙先生去四川参加马士弘
马识途兄弟回忆录首发活动。马士弘大学
毕业后，参加了国民党正面战场自淞沪会
战之后大部分的战役，官至少将，解放战
争时起义，“文革”时当肉联厂的工人，“文
革”之后参加政协活动，现在103岁了，仍

然可以参加各种活动。他的故事诠释的是
什么叫“多辱则寿”。看到他那样精神，活
得那样有质量，王蒙先生说感觉自己增加
了信心，还大有奔头。

是，寿是件好事，但还得有质量。像马
识途先生，已经100岁，还每天站几个小时
习字，还能半年之内写十几万字的作品，
这是生活的质量，也是生命的质量。这也
说明，要寿，在服老的同时，还需要老有所
为，不能完全放弃对于生活的兴趣，不能
放弃对于新事物的兴趣。所有这些，都可
以为寿加码。

已经有几年没再听王蒙先生提到服
老的事情了。证明服老本来就是初老的事
情，当真正老了，就无所谓服不服老了。王
蒙先生已经走过了初老带来的阴影，或者
说是承认了老这一事实，他现在说得比较
多的是“请给我老人待遇”。这不是指社会
福利上的老人待遇，坐公交不交钱，进公
园、旅游景点免费之类，而是给他休息的
权利。体力不如前了，办一件事需要更多
的休息时间，但不等于他已经就此休息。
就在这些争取“老人待遇”的日子里，王蒙
先生用全新手法创作的长篇小说《闷与
狂》面世，他45卷本的文集面世，还有，他
更新的作品已经在抽屉里了。

□ 支英琦

学生时代读书，很羡慕那些隐居在深山
林泉的高士，感觉他们像白云一样自由和飘
逸，淡泊而悠远。

比如南朝的陶弘景，他辞官归隐，以“山
中宰相”闻名，齐高帝劝他弃隐归仕不成，很
是费解，便下诏问他“山中何所有？”陶弘景
以诗回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
自怡悦，不堪持寄君。”

多么高妙的答案，简洁淡泊，顿现禅意。
遥想当年，陶弘景真的就像一朵云。他

当年隐居的江苏茅山，山并不算高，却茂林
飞湍，岫幽岩耸。逍遥此间的陶公，听泉临
风，担水烹茶，没有机心，没有约束，归真的
心灵就像山中的空潭，安静得不起一丝涟
漪。

纯净无染的云，卷舒自在的云，从来
是诗人的意象翅膀。唐代的贾岛寻隐者不
遇，悠悠吟出：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
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李白独坐
敬亭山，望云生情：众鸟高飞尽，孤云独
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王维更
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悠然闲
散中禅意无限。古诗中，“云”往往与归
隐、修行连结在一起，想想也是，还有什
么，如白云一样更能体现淡泊无争、超然
物外的人生态度？无论是氤氲山间的静谧
悠远，还是缭绕水上的清新澹然，云，以
它飘逸无染的姿态，涤净着人们的心尘。

我曾经在泰山之巅观云。拂晓的岱顶群
山环拱，青翠的山峰在云海的托浮中时隐时
现，如同海上仙山妙不可言。向东方望去，洁
白的云海逐渐变幻着色彩，在朝阳喷薄而出
的一瞬间，天地朗净，白云托日，仿佛鸿蒙初
开。

我曾经在青藏高原看云。那么圣洁的白
云，如同飘舞的哈达缭绕着千年不化的冰
峰，幻化出清旷高远的意境，闪现着不可企
及的神秘魅惑———

观云，赏云，悟云，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心
理体验。陶渊明曾云：“云无心以出岫”，出岫
的似乎还有我们的精神。静下心来，你会听
到白云流溢出美妙的音乐，音随云起，乐由
心生：有的白云飘然而至，又杳然而去，聚合

无意，来去无踪，仿佛一首梦幻曲；有的云团
带雨含情，氤氲林泉，浑然一阕幽幽琴曲；有
的白云浩荡无涯，波澜壮阔，与山河俯仰，像
一首雄浑的交响曲。这是真正的天籁之音，
只有澄明的灵魂才能听到。

古往今来，人们喜欢云，吟诵云，喜欢的
就是云的纯净无染，自由自在，缥缈卷
舒，虚实相映。白云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精
神的虚静，看见云，欣赏云，空灵寥落的
心灵会自由自在地舒展。禅宗云：“青山
不碍白云飞”，万物自在，彼此无碍，万
象往返，天机流荡，这样的境界，才是佛
教中“得大自在”的境界。

吾生也晚，竹林里早不见了清谈的高
士，山上的茅亭也已成为景区的点缀，城
市的天空被雾霾笼罩，白云悠悠的天气更
是难得一见。然而，生于现代的我们大可
不必抱怨，我们不可能朝夕之间改变周围
的环境，而扫除心灵的灰尘、清洁精神的
天空，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在热闹的当下，也有不少现代隐士，
他们放下身心，挣脱俗务，在白云缭绕的山
里结庐而居，听雨，临风，赏月，抚琴，远离尘
嚣，找回通往心灵家园的本真之路。其中，南
山如济先生是我神交已久的一位博友，他以

《岭上多白云》为题出书记载了隐居终南山
的经历体悟。我买了十几本书，分送给有慧
心的朋友，希望如我一样深受城市文明诱惑
和侵蚀的朋友们，能够暂时停顿下来，看看
山顶的白云，听听涧底的溪流，它们离我们
那么近，却又那么远。

感受白云，不就是感受一种生活态度？
这不是消极的出世，而是一种更积极的入
世，时时保持一颗洁净的心灵，正确对待荣
辱得失，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对待生活，深深
融入，细细品味，就如同庄子所言：“虚室生
白，吉祥止止”，只要澡雪灵府，装点出一个
澄静纯洁的心灵的“虚室”，吉祥的鸟儿就会
降临；洁白无瑕的云彩，也就会一直缭绕进
素常的日子。

□ 刘卫京

不管是去博物馆看到传说中的金
缕玉衣、后母戊大方鼎以及流传已久的
名画，还是亲自到原地去看那些石窟或
建筑，相信很多人都会因为见到真迹而
流露出一些失望：也不过如此。

对那些东西有太高的期望，是因为
我们看到的资料上总是会从一个最好
的角度拍摄出一张色调最为饱满的图
片，还会对器物进行详尽的讲解，并特
别强调其价值和地位，影响和意义。

真的东西放到眼前时，却不过是那
么平常的一件。实在是因为，当时做这
些东西时，并不是想放到博物馆中展
览，它们大多只是一件器物，其使用价
值远远大于观赏价值。

而当我们只从观赏的角度来看那
些东西时，当然就会失望。

后母戊大方鼎是用来煮东西吃的，
长信宫灯是用来照明的，金缕玉衣是用
来保存尸身的，而那些画，有的是挂在

厅堂的，有的只是在主人闲时看看，就
是奉了皇帝之命开凿的石窟，为皇帝游
玩而建的园林，也还是以用为主的，并
没有想到以后要作为展览品供游人品
鉴。

倒是现代，有些东西或建筑，在制
造之初就是为了给人看的，表面宏大壮
丽，内里却什么也没有。

我生活的这座县城，在城郊的公路
旁树起了八根红色的柱子，足有十几
米，号称“八柱擎天”，可是，这样纯粹装
饰性的柱子，除了要花钱之外，一点儿
实用的价值都没有啊，让人真的看不
懂。要说壮观，倒也真有几分，足以作为
某级领导的一个政绩——— 这可以算是
一个标志性建筑了！

能不能这样说呢？以实用为主的，
是真的东西，有品赏的价值；而没有任
何实用价值的东西，无论多么华丽高
大，也还是假的东西。

只可惜，好多时候，从视角效果上
去看，真不如假。

□ 东 紫

我吃苹果的时候，只要不是在公开
场所，总是要啃到它褐色的种子出现，很
多时候还会把种子抠出来握在掌心里，把
果核放进嘴里再嚼，直到咂尽最后一丝味
道。这是从小时候就养成的习惯。

小时候吃的苹果，几乎都是一分为四
的。苹果在六双眼睛的凝视下，在煤油灯
轻轻跳动的昏黄里，在母亲生锈的菜刀
下，一个最大不超过二两馍个头的苹果裂
为四瓣。姐姐、我、弟弟、妹妹各一瓣。

小孩子的心也会痛。这是三十几年
前，我童稚的心脏强烈感受到的。那一年
仅有的两三个有苹果的夜晚（八月十五中
秋节、腊月二十三辞灶，或正月初七拆天
地棚子送年），刀响之后，四瓣苹果晃动之
时，对于四个流口水的孩子来说还有一段
难熬的等待。在母亲的威严下，连最受宠
的弟弟也不敢伸出手去。四双比油灯还亮
的眼珠子盯着父母。母亲和父亲盯着苹
果。他们需要搞明白哪块大一点哪块小一
点。期待的时刻终于到了，母亲抓起了苹
果———

这块最大的，给东升。（我的弟弟，我
们家唯一的男孩）

这块给慧娟。（我的姐姐）
这块——— ，没等母亲说完，妹妹已经

哭起来，哭喊着要大的。母亲把第三大的
苹果塞给她。

这块给春晓。（春晓是我的小名）我知
道自己的是最小的一块。登时，我感觉自

己的心怦怦地跳着疼，疼得我的眼睛看煤
油灯的光都觉得它变大了好几倍。母亲威
胁我说，谁哭就不给谁！我赶紧擦擦眼泪，
接过苹果。我躲开他们坐在角落里，用两
只手捂着我的苹果——— 防备弟弟吃完了
来抢，看着姐姐弟弟和妹妹吃，等他们吃
一会儿，我才开始。这样，我的苹果就比他
们的大了！我先用舌头舔两个切面上的果
汁，舔到没有味了，再用门牙轻轻地刮，刮
出果汁来，再舔。直到最后，把种子握在掌
心里，把果核塞进嘴里嚼、咂。无法放过一
点点滋味。

有一年秋天，上初一的姐姐得到了一
个放开肚皮吃苹果的办法——— 跟着摘苹
果的人到果园摘苹果。母亲说，带着春晓
一起去吧，让她也解解馋。到了果园门口，
我都能看见苹果上的星星点点了，守门的
人把我拦下说，这个太小了，不能进去。我
的脸红起来，看着那人急得眼前一片蒙
眬。最后，在本家几个姑姑和婶子的联合
求情下，我终于进入了果园！

那无边无际的果园啊！那挂满枝头的
苹果啊！那多得数不清的苹果啊！那不需
要用手指抠除棕褐色疤瘌也不需要切分
的苹果啊！从此成为我记忆里最最美好的
画面。我的分工是接住树上的人递下来的
篮子，把篮子里的苹果倒进苹果筐里。巡
逻的人在不停地喊着，大家自觉一些啊，
不能偷吃啊！发现谁偷吃就扣工钱啊！我
的激动顿时化为紧张，嘴里泛着口水的波
浪却没有胆量张开嘴了。后来，一个婶子
悄声问我，春晓你咋不吃呢？我说，人家不

让吃啊。婶子拧拧我的胳膊挑了个苹果在
裤子上蹭蹭说，我帮你看着点，快吃吧，来
了人就把苹果扔草丛里。这时我才看见
草丛里有很多被咬过的苹果，有的已经
烂了，有的还能看见新鲜的门牙印。我
想想说，我还是吃个那样的吧。我捡了
个带着别人门牙印的苹果吃起来。婶子
说，傻孩子。这一天，我吃了两个带着
别人牙印的苹果。第一个吃得还算坦
然，第二个就有些胆战心惊了，因为我
明白了如果被巡逻的发现，他可能不会
相信我吃的是草丛里捡来的。这一天，
姐姐吃了十二个。晚上回到家，姐姐说
你这样的我明天不带你去了。我恣意地
吃苹果的梦破碎了。

后来，我也上了姐姐的中学，那里
距离另一个村的果园只有四五十米的距
离。夜深的时候，有胆大的同学偷偷钻
过枯树枝围成的墙进到园子里偷青涩的
苹果——— 熟透的季节看护很严。我则暗下
决心，好好学习，等自己将来能考学出去，
能挣工资的时候，一定把所有的水果都买
来吃个够！

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那是在十几年
前，我有了一个到深圳出差的机会。到了
传说中的中英街！我站在马路的中间界石
上，等待着在密集的首饰店里穿梭、选购
的同事，顺着人流和店铺看下去，我看见
了尽头处各色各样的水果！有很多竟然是
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奔过去，询问之后，知
道价格不菲的同时也知道买了是无法带
出关的，因为牵扯到检疫。我只能每样买

一点，找了个石凳坐
下，吃！

十种！两个小时
之内我吃了十种从
未吃过的水果！九
种，我全部吃进了肚
子，撑得像个怀胎三
月的孕妇。只有一种果子被我咬了一口后
扔进了垃圾筐——— 牛油果，皮是绛紫的，
看起来像李子，剥开后，里面的白果肉像
没有香味的板油，实在难以下咽。

十多年后，已经是足不出市就能吃尽
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水果的年代
了。台湾的水果从采摘到我们超市的货
架竟然只需三四天的时间。人们在超市
里已觉察不到四季变化、世界之大了，
人们甚至连咀嚼水果这么美妙的事都懒
得做了，榨汁机越来越便利，有人热衷
于喝果汁，有人研究说有烂疤的水果含
有致癌物质，有人对有虫的有疤的颜色
不好品相不端出身不正的水果不理不
睬。

今天，距离我的童年，三十几年。
距离我母亲的童年六十几年。三十几年
前的童年，长满冻疮的小脸为着四分之
一块苹果激动不已。三十几年前的孩子
因为苹果几毫米差别过早地体会到了心
痛。三十几年后，在温暖如春的房屋
里，儿子在冬日午后皱着眉头抗议———
天天让我吃水果，烦死了！

我厌倦了吃水果的儿子你会懂吗？
你知道你的厌倦就是你的幸福吗？

□ 一 沁

住平房的岁月里，毗邻灶台
的，总是会有一口深褐色的大缸。
缸里的水来自屋后的池塘，路边的
井，环绕着村子流向他乡的河。

缸口盖着圆木盖，分成两个半
圆状，只需揭开半边，瓢伸进去，舀
出清凉的水。瓢来自最大的葫芦，
上面被钻了个孔，系了根绳子，用
完顺手挂在缸上方的墙上。后来有
了一把银亮的铁瓢，与缸沿磕碰
时，短促的哐啷声总不如葫芦瓢碰
上去好听，那种低沉的有些喑哑的
声音，像极了我们的乡音。

缸里的水，被瓢舀出来，煮饭、
炖汤、蒸端午的粑粑和中秋节的粽
子，还有就是一天的洗洗涮涮。等
我们的小手够进去，舀水吃力的时
候，水缸里的水浅下去，父亲会拎
着新木桶，木头的纹理在淡黄的桶
壁上清晰可见，去水边，站在水跳
上，将木桶润湿，拂去水表面的漂
浮物，直起身时，水桶里已经满当
当的水，从塘边到家里的灶台边，
滴落着，像生活中发生着又不会刻
意铭记的琐事一般，稍纵即逝。

这样的缸不只一口。同样的一
口，有近腰高，放在院子里，承接天
上的雨水，有时也会倒进水桶里多
余的水。几棵栀子花蜀葵凤仙，虽
然不娇贵，但水还是要浇的，舀几
瓢，叶子和花陡然精神了许多。夏
日抱回来的西瓜，必要放在缸里冰
镇一下，剖开来吃时，才没有被熏
进去的暑气。

鸡鸭在缸边的柴草堆边散养
着，剁好的菜叶，顺手舀瓢水，放在
豁着口的钵子里，鸡鸭围挤过去，
鸡吃得极不文雅，细爪子扒拉得稻

粒菜叶到处都是，鸭子用扁嘴擦着
食，等肚子圆滚，摇摆着走散开。门
口的平地难免会留下它们的排泄
物，扫到柿子树桃树下做肥，臭气
还是要冲冲的，用的还是缸里的
水。

有一年夏天，父亲到镇上，不
知从哪里带回碗莲，当时也不知道
叫什么，也唤作荷。于是护宝贝一
样护着那缸里的水，水中的莲，比
夏天穿件新裙子还欢喜。缸就用自
己浅浅的水，将盛开的莲捧在手
心。后来这口退役的缸被父亲栽上
一颗瘦弱的石榴，几度光阴后，竟
然也开出花，肉质的红艳，花落了，
挂着乒乓球大的石榴，没把枝头压
弯，在晚秋的风里，厚实的表皮一
抹红意。

一直用到今天的，随着我们从
乡下到城里，是用来腌菜的缸。临
近腊月，日头一日日地短着，天气
一寸寸地凉下去，直到寒意沁骨。
上午八九点的日头，还没起暖意，
可挂在绳子上的被阳光带走水分
的菜被码进缸里，一层菜，一层粗
盐粒，雪里蕻、萝卜干、香菜就是这
样腌就的。还有青鱼，肥厚少刺的
鱼肚子抹上盐，当然还有咸肉咸鸭
子，先在缸里躺一躺，然后挂在屋
檐下，风来吹，暖阳来照，冬天随意
割一块蒸熟，在大雪里深一脚浅一
脚地走回来，迎面飘来的是咸咸的
暖香，一年的时光咸咸淡淡的，接
近了尾声。

路过一条巷子，围墙上的爬山
虎在初冬的寒气里肆意地染红整
面墙，几进深的老宅，门坦然地开
着，缸在洁净的院子里，应该盛着
一汪水吧，沉静，清凉，像是一个未
曾远去的梦。

□ 鲍海英

三国有两场著名的骂仗，一场
是陈琳，原先籍籍无名，为袁绍作

《为袁绍檄豫州文》，文中历数曹操
的罪状，诋斥及其父祖，可把曹操
骂够了，淋漓痛快，极富煽动力。檄
文传至许都，时曹操方患头风，卧
病在床。左右将此檄传进，操见之，
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
风顿愈，竟从床上一跃而起。犀利
如此，成就陈琳一时文名。

诸葛亮虽然是政治家，但写过
《出师表》，也算是一个文人，他写
了一篇骂周郎，最后周郎竟然被活
活地骂死，可见诸葛亮的骂功一
流，那真是极具杀伤力了，省却了
多少血流成河的刀兵相向，可谓千
古第一奇人。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骂人

的代表作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当
时在司马昭的威逼利诱之下，除嵇
康之外的其他六人都纷纷被迫或
自愿去做官，这激怒了性情狷介、
不屑趋炎附势的嵇康，做了这篇骂
人的极品，真乃于无声处听惊雷。

到了唐代，就不得不提到骆
宾王，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
檄》，武则天看到檄文后大发感
叹道：“此人不在朝堂，乃宰相
之过也。”一时上下传诵，成为
朝野瞩目的人物。这骂人的作用当
真不可小觑。

近代的鲁迅作为文坛旗手，以
一支笔横扫千军，特别是精悍泼辣
犀利的杂文，所向披靡。毛泽东评
价它是匕首投枪，可见其锋锐。

这些都是骂人的经典，既阐明
了自己的主张，又回击了对手，读
着解气过瘾，佩服至极。

□ 姜 杰

乔迁新居，房改房变成商品
房，算是生活的一次飞跃。

新小区坐北朝南，东边是一座
小山。半山坡之上，是浓密茂盛的
松树林；山坡之下，则是裸露着建
筑垃圾的大片荒地。当初看好这里
的理由是，开发商承诺把东山坡荒
地打造成公园，供小区居民休闲。
在拥挤的城市，这种诱惑令人心
动，便义无反顾地交了押金。交房
后，承诺变成了泡影，东山坡那片
满是建筑垃圾的荒地，搁在那儿无
人问津了。

大自然的造物功能，堪称神
奇。搬家不到一年，眼瞅着山坡的
荒地慢慢长出了杂草。第二年夏
天，杂草在雨水的滋润下，竟疯长
到半人多高，不仅覆盖了裸露的垃
圾，而且把整个山坡打扮得绿油油
的，生机盎然。秋天，景色更美，各
种野花竞相绽放，无数的蜜蜂、蝴
蝶被召引过来，在花丛中上下翻
飞，翩翩起舞。还有数不清的鸟儿，
甚至连城市里久违的老鹰，也时常
在东山坡的上空，翱翔盘旋……

坐在客厅，欣赏这幅美景，心
里常想，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如果
开发商真把东山坡的荒地绿化成
公园，还有今天这幅纯朴的、自然
的美景吗？

今年春天，济南少雨。五月，东
山坡上的杂草仍迟迟不肯露头。有
一天，山坡上突然热闹起来，挖掘
机、推土机轰鸣，载重卡车一辆接
一辆往山坡上拉土。起初以为，开
发商终于要履行承诺，打造山体公
园了，心里甚至有一种说不出是高
兴还是失落的滋味。

几天后，东山坡的荒地就变成
了一块块平整的田地，并很快被铁

丝网、竹竿围了起来。闲暇时，常见
三三两两的人们，开着轿车，拉着
水桶，到山坡浇水播种。我恍然大
悟，或许小区的有心人，早就盯上
了东山坡的荒地，几乎是一夜之
间，他们就把荒地开垦成了自家菜
地。

今夏，东山坡的荒地再也见不
到疯长的野草了。秋天，也见不到
绽放的野花了。蜜蜂、蝴蝶，还有各
种鸟儿，也悄悄地离开了这里，不
知了去向。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
绿油油的玉米、高粱，是爬满架子
的黄瓜、西红柿，还有各种各样红
的绿的叫不上名的蔬菜。在浓密的
菜地里，倒是那些种菜的人，晃来
晃去，显得格外渺小，像是菜地的
点缀。

我时常坐在客厅，远眺窗外的
菜地。东山坡的变迁，让我感慨良
多。我想起网上有一种“偷菜”的游
戏，让众多“菜迷”在虚拟世界里，
尽情享受偷菜的刺激。现实生活
中，城市里喜欢垦荒甚至啃食绿地
种菜的“菜迷”也越来越多。他们不
惜血本，垦荒种菜，想收获的，或许
不仅仅是一点蔬菜，更多的可能是
在释放内心的压力，依稀还有埋在
记忆深处永远也抹不去的乡愁。

我时常想，什么样的生活才
算真正的幸福呢？日子过到什么
程度才算有滋有味？在缺吃少粮
的年代，一顿白面馒头或是水
饺，算不算幸福？在解决温饱之
后，拥有更多的钱财，算不算幸
福？有了钱财之后，整天在拥挤
的城市里生活和工作，拥有一块
属于自己的菜地甚至农场，算不
算幸福？其实，人们真正的幸
福，就是自己的一种满足感。有
滋有味的生活，就是过自己喜欢
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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